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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曾有个上巳节
朱少伟

古人认为， 水乃世间至洁之物，
遂于春暖花开的农历三月第一个巳日
进行 “祓禊”， 就是到河滨焚香沐浴，
以求 洁 肌 净 体 、 除 病 消 灾 。 因 而 ，
《论语》 说：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
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 ”在汉代，上巳成了节日，刘桢
的《鲁都赋》云：“民胥祓禊，国于水嬉”；
《后汉书·礼仪志》 则谓： “官民皆禊
于东流水上， 曰洗濯祓除”。 后来， 上
巳节固定于农历三月初三， 并逐渐衍
生出水边饮宴之俗。

东晋永和九年 （公元 353 年） 的
上巳节， 大书法家王羲之邀请名士谢
安、 孙绰等四十一人， 相聚会稽山阴
（今浙江绍兴） 兰亭， 宾主环坐弯曲
的清流旁， 让斟有美酒的 “觞” 漂浮
于水面， 它停在谁的跟前， 谁就得即
兴赋诗， 吟不出者则被罚酒。 在著名
的 《兰亭序》 中， 生动地描述了那时
的情景： “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 此
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
激湍， 映带左右， 引以为流觞曲水，
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 一觞
一咏， 亦足以畅叙幽情。” 兰亭雅集
的影响非常深远， 上巳节赋诗之风当
由此而兴。

嗣后， 宫廷和民间都在上巳节效
仿兰亭雅集之举， 这曾成为南朝的一
种时尚，故《宋书·礼志》记述：“分流行
觞，遂成曲水。”南朝宋人谢灵运《三月
三日侍宴西池 》诗中的 “滥觞逶迤 ，
周流兰殿”， 梁人刘孝绰 《三日侍华
光殿》 诗中的 “羽觞环阶转， 清澜傍
席疏 ”， 均系描述君臣禊饮的隽句 。
至于普通百姓， 无缘端坐于流觞亭，
只能涌向江河岸畔采集洁白的荠菜花
（相传能除病）， 男子佩于胸 ,女子戴
于髻,继而因陋就简地 “泛酒”， 诚如

南朝梁人宗懔 《荆楚岁时记》 所称：
“三月三日 ， 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 ，
为流杯曲水之饮 。” 因 “曲水流觞 ”
成了颇受人们喜爱的上巳节传统活
动， 南朝梁人萧子显所撰 《南齐书·
礼志 》 索性直呼它为 “三月三日曲
水会”。

在唐诗中， 有许多作品都与上巳
相关， 如杜甫 《丽人行》 诗云: “三月
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崔颢
的 《上巳》 诗云： “巳日帝城春， 倾
都祓禊辰”； 白居易的 《三月三日怀微
之》 诗云： “忽忆同为校书日， 每年
同醉是今朝”； 元稹的 《酬乐天三月三
日》 诗云： “旧年此日花前醉， 今日
花时病里销”。 它们或描述了上巳节的
风情， 或追忆了同挚友共醉的畅快，
或寄托了对暮春的喜和愁……

到了宋代， 李斌的 《曹造法式》
中收录了流觞亭的设计图样。 不久，
这种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先是传入高
丽 (今朝鲜半岛 )， 受到文人雅士青
睐 ； 接着传入东瀛 ， 形成了日本的
“曲水宴” 与洗尘礼仪。

明清时期， 流觞亭在我国南方、
北方均可寻觅。 尤值一提的是， 乾隆
皇帝钟情园林山水， 每次南巡必至浙
江， 在巡视河工之余， 饱览吴越之地
的名胜时， 当然不会漏掉兰亭； 他返
回京城后或新建或修缮， 逐渐使几个
不同风格的流觞亭再现于皇家御园和
寺院。 然而， 随着岁月推移和社会变
迁， “曲水流觞” 最终同上巳节一样
由盛而衰， 所以晚清张春华的 《沪城
岁事衢歌 》 叹息 ： “曲水流觞俗未
谙， 兰亭谁复嗣幽探。”

如今， 由于优秀传统文化愈来
愈受重视， “曲水流觞” 的情景已在
一些地方重现。

中国情诗的高峰
孙琴安

朱 自 清 曾 说 ： “中 国 缺 少 情 诗 。”
此 话 不 无 道 理 。 我 们 从 但 丁 、 彼 特 拉

克、 歌德、 海涅、 雪莱、 拜伦、 普希金

等人的诗中， 可以清晰地找到其爱情经

历 ， 发 现 其 爱 情 生 活 的 痕 迹 ， 但 从 屈

原、 陶渊明、 王维、 李白、 杜甫等人的

诗 中 却 难 以 找 到 ， 即 使 从 当 代 诗 人 艾

青、 臧克家、 贺敬之、 郭小川等人的诗

中也难以发现。 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儒家的诗教观念也是其中之一。 在

“诗言志” 的支配下， 古代不少诗人都

反对以诗言情， 如清代诗坛盟主沈德潜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认 为 诗 “非 为 艳 情 发

也”， 所以他评选 《古诗源》《唐诗别裁

集》《明诗别裁集》 等， 对于南朝 《子夜

歌 》、 李 商 隐 《无 题 》、 王 次 回 《艳 情

诗 》 等 一 概 排 斥 ， 以 为 “君 子 弗 尚 ”，
正可以看到这种偏见。

虽然 《诗经》 和南朝乐府诗中有不

少 情 诗 ， 却 都 是 民 歌 。 西 晋 张 华 写 过

《情诗》 五首， 那几乎都是闺情， 与男女

之间自由本真的热恋追慕、 离别相思之

情很不相同。 从 《古诗十九首》 到 《玉

台新咏》， 乃至 《春江花月夜》， 其中所

谓的艳诗， 几乎也都是以游子、 思妇为

主题的， 与今人概念中的情诗仍有区别。
直到崔护 《题都城南庄》 等个别诗篇的

出现， 才有了今人所认为的情诗。
不过， 在我数十年的古诗徜徉中 ，

却发现了中国情诗的一个高峰， 这就是

从中晚唐到南宋的宋宁宗时代， 相当于

公元九世纪到十二世纪。 若以诗人为标

志， 就是从元稹到陆游， 历时约三百多

年。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而是可以用大

量的事实来加以佐证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人身份大写

艳情诗， 并形成一定风气， 对后世产生

影 响 的 ， 当 从 元 稹 （779-831） 开 始 。
他的 《莺莺诗》《压墙花》《古艳诗》 等都

作 于 九 世 纪 初 ， 陈 寅 恪 曾 感 慨 地 说 ：
“微之以绝代之才华， 抒写男女生死离

别悲欢之情感， 其哀艳缠绵， 不仅在唐

人诗中不可多见， 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

学者尤巨。” 所以， 如从男女艳情和情

诗的角度来加以检讨， 元稹的位置要比

白居易重要得多。
与此同时， 刘禹锡与白居易也写了

不少情诗， 如白居易的 《长恨歌 》、 刘

禹锡的 《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
等也都写于九世纪初。 正因为有了元稹

的艳情诗和刘、 白开其先， 才有了李商

隐的无题诗、 杜牧的冶游诗和韩偓的香

奁 诗 ， 这 些 诗 都 以 男 女 之 间 的 自 由 追

慕、 爱恋、 相思为主题， 为唐诗增色不

少， 也为后来的唐彦谦 、 赵嘏 、 吴融 、
张泌等抒写情诗开了先河， 又为词的发

展铺垫了道路。
而晚唐五代词的繁兴， 可说是唐诗

的一种发展和变体， 是诗的一个类别 ，
却把中国的情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
温庭筠、 韦庄在诗中言志， 却在词中言

情 ， 五 代 文 人 纷 纷 效 仿 ， 从 “花 间 词

人” 牛峤、 欧阳炯、 顾敻、 孙光宪、 毛

熙震等， 到南唐词人冯延巳 、 李煜等 ，
无一例外， 均在词中大写男女之情。 并

且还为词的言情找了一大堆理由， 诸如

“词 本 艳 科 ” 、 “诗 言 志 ， 词 言 情 ” 、
“诗庄而词媚” ……所以， 从 “诗言志”
发展到 “词言情”， 这是中国文人的聪

明。 自词崛起以后， 中国的情诗都跑到

词里面去了。 于是， 从十世纪的五代十

国起， 词就名正言顺地以男女艳情为主

题， 多写花前月下、 相思爱慕、 离愁别

绪， 就连李煜这样的一国君主， 也为时

尚所驱， 风气所染， 喜写艳情， “今宵

好向郎边去……教郎恣意怜” 等， 虽引

起后人争议， 但仍被视为 “词家本色”。
这一风气和传统一直延续到两宋， 并造

就了一大批情诗高手。 从以温、 韦为首

的花间词派， 到宋代的柳永、 晏殊、 欧

阳修、 晏几道、 苏轼、 黄庭坚 、 秦观 、
贺铸、 周邦彦、 李清照、 陆游等， 都给

我们留下了无数真挚动人、 精致优美的

爱情诗篇。 晏殊、 欧阳修、 苏轼、 黄庭

坚、 秦观、 李清照、 陆游等一边在诗中

言志， 一边在词中大胆言情， 中国古代

那些脍炙人口、 历代传诵的情诗名句 ，
十之八九都集中涌现于这一时期。 如果

说公元九世纪的情诗名句有元稹的 “曾

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 白

居易的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

理 枝 ”、 刘 禹 锡 的 “花 红 易 衰 似 郎 意 ，
水流无限似侬愁”、 李商隐的 “身无彩

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等， 那么

到了十世纪至十二世纪， 情诗名句则如

百花盛开， 万紫千红， 如繁星丽天， 熠

熠生辉， 如珠箔银屏， 迤逦而开。 “衣

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

永）、 “人生自是有情痴 ， 此恨不关风

与月” （欧阳修）、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 下 眉 头 ， 却 上 心 头 ” （ 李 清 照 ） 、
“伤 心 桥 下 春 波 绿 ， 曾 是 惊 鸿 照 影 来 ”
（陆游） ……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

尤 为 可 贵 的 是 ， 在 这 批 情 诗 高 手

中， 还出现了二位更为杰出的人物， 这

就 是 晏 几 道 （ 1038 -1108） 和 秦 观

（1049-1100） 。 晏 几 道 虽 为 宰 相 之 子 ，
却单纯得很， 对官场门槛一窍不通， 兴

趣全在男女之间， 对已交的男朋女友忠

贞不渝， 被黄庭坚称为 “四痴 ”。 但他

却 写 下 了 许 多 缠 绵 悱 恻 、 令 人 动 容 的

情诗名篇名句， 如 “琵琶弦上说相思 。
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 “醉拍春

衫 惜 旧 香 。 天 将 离 恨 恼 疏 狂……相 思

本是无凭语， 莫向花笺费泪行 。” “忍

泪 不 能 歌 ， 试 托 哀 弦 语 。” “分 飞 后 ，
泪 痕 和 酒 ， 占 了 双 罗 袖 。” “佳 期 在 ，
归时待把， 香袖看啼红 。” 特别是他的

“从 别 后 ， 忆 相 逢 ， 几 回 魂 梦 与 君 同 。
今 宵 剩 把 银 釭 照 ， 犹 恐 相 逢 是 梦 中 。”
被 陈 延 焯 视 为 “ 言 情 之 作 ， 至 斯 已

极 ！” 秦 观 与 晏 几 道 同 时 ， 生 性 浪 漫 ，
因 “影附苏轼”， 屡遭贬谪 ， 故放任于

诗 酒 美 女 之 间 ， 大 写 情 诗 。 与 法 国 诗

人 兰 波 一 样 ， 随 作 随 丢 ， 却 为 他 人 所

重 ， 代 代 相 传 。 如 “人 去 空 流 水 ， 花

飞半掩门。 乱山何处觅行云 ？” “相看

有 似 梦 初 回 ， 只 恐 又 抛 人 去 几 时 来 。”
“销 魂 。 当 此 际 ， 香 囊 暗 解 ， 罗 带 轻

分。” “不忍残红犹在臂 ， 翻疑梦里相

逢 。” 特 别 是 他 的 “两 情 若 是 久 长 时 ，
又岂在朝朝暮暮！” 至今脍炙人口 ， 简

直有如忠贞爱情的格言 。 如果说但丁 、
彼 特 拉 克 是 意 大 利 情 诗 的 杰 出 代 表 ，
歌 德 、 海 涅 是 德 国 情 诗 的 杰 出 代 表 ，
那 么 李 商 隐 、 晏 几 道 、 秦 观 无 疑 是 中

国 情 诗 的 杰 出 代 表 。 他 们 都 出 现 在 中

国情诗的这一高峰期。
一个十分耐人寻思的现象是， 中国

的情诗高峰期过后， 欧洲发生了文艺复

兴， 使诗歌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桎梏中

走向社会、 人性， 涌现出但丁 、 乔叟 、
彼特拉克、 莎士比亚等人创作的一系列

情诗名篇， 并一直延续和影响到近代的

各 种 文 学 流 派 。 所 以 ， 像 元 稹 、 李 商

隐、 晏几道、 秦观等一系列情诗名篇的

涌现， 不仅使中国诗歌的内容题材更为

丰富， 而且也为中国情诗的发展开辟了

一条新的道路， 铸造了一个后人难以逾

越的辉煌与高度。

我
的
好
朋
友
叫
安
吉
拉

路

明

早上起来， 是个阴天。 星野把我

拉到窗前， 指着天空说， 爸爸爸爸，
你看。

我说， 怎么啦？
星 野 高 兴 地 说 ， 你 看 ， 乌 云 出

来了 ， 蓝天没 有 了 ， 可 以 不 去 幼 儿

园啦。
吃完早饭， 我拖着星野出了门。

星野站在路边 ， 双 手 垂 地 ， 仰 头 向

天， 张开嘴巴， 哭得声嘶力竭。
哇……哇……我不要去幼儿园，

我不去！
有个阿姨紧张地跑过来， 以为有

小朋友被拐卖了。 只见一无良中年男

子蹲在一米远处， 笑嘻嘻地换着各种

角度拍照。 阿姨笑了。
是亲爹， 没错了。
过了一礼拜， 星野喜滋滋地从幼

儿园回来， 爸爸爸爸， 我有朋友啦。
哦， 是吗？
嗯， 他用力地点点头， 告诉我，

他的朋友叫安吉拉， 是个女生……
星 野 不 再 抗 拒 去 幼 儿 园 。 每 当

他想赖床 ， 或 者 吃 早 饭 磨 蹭 时 ， 我

就在他耳边轻 声 地 说 ， 安 吉 拉 已 经

在等你啦。
他 俩 一 起 做 操 ， 一 起 玩 汽 车 游

戏， 一起跳兔子舞， 一起搭拼图， 一

起吃点心， 一起睡午觉。 放学路上，
还要手拉手走上一段， 然后郑重地挥

手告别。
邻居阿姨打趣， 星野， 你的小女

朋友呢？
我总是笑笑说， 哪里哪里， 人家

就是好朋友啦。
安吉拉是星野人生的第一个好朋

友， 恰好这个朋友是个女生。
仅此而已。
不多久， 星野就感冒了， 大概小

朋友都有这个过程吧。 这下子， 无论

有没有蓝天 ， 星 野 都 不 用 去 幼 儿 园

了， 他每天在家里玩小汽车， 翻图画

书， 看小猪佩奇， 像个慵懒的王爷。
可星野一点都 高 兴 不 起 来 。 他 缠 着

我， 爸爸， 你可以带我去幼儿园门口

吗?我看一眼就回来。
可 以 是 可 以 …… 可 是 ， 为 什

么 呢 ？
我去看看安吉拉乖不乖。
好不容易等感冒好了， 星野欢天

喜地穿好外套 ， 背 上 心 爱 的 恐 龙 书

包， 一溜小跑去了幼儿园。 下午接他

时， 只见他一脸垂头丧气。
怎么啦， 跟小朋友吵架啦？
他哭丧着脸， 安吉拉没来， 老师

说她也感冒了， 呜呜……

一天晚上， 星野神秘兮兮地告诉

我， 今天安吉拉被小张老师批评啦。
为什么呢？
因为她睡觉的时候一直在说话，

一点也不乖。 星野神气地讲。
哦， 那你呢？
他 有 点 心 虚 ， 我 …… 我 可 没

有……
小张老师刚跟我告过状， 说星野

不好好午睡， 一直跟邻铺的小女孩讲

话， 直到一人挨了一记屁股。
安吉拉爸爸告诉我， 安吉拉的奶

奶生病了， 这一阵子没办法再带她。
所以， 只能送安吉拉去外公外婆家，
上那里的幼儿园。

一连好几天， 我看着星野欢天喜

地去幼儿园， 到了下午， 闷闷不乐地

回来。
他 认 识 了 新 的 朋 友 ， 牛 牛 、 蔬

菜、 大头和艾米丽。 他向我汇报幼儿

园每天发生的 事 ； 艾 米 丽 跟 牛 牛 打

架， 牛牛打不过， 哭了鼻子； 大头喝

牛奶洒了一地； 蔬菜嗯嗯嗯在了裤子

上， 大家都被臭跑了……星野皱起眉

头， 手在鼻子前拼命地扇， 就像真的

闻到了臭味一样。
一个月过去， 又一个月过去……

快半年了， 没听他再提起安吉拉。
专家们说， 小朋友的大脑皮层飞

速地发育， 每天都生长出无数的神经

元， 新的记忆覆盖旧的。 所以我们都

不太记得小时候的事。 我想， 这也是

人生的必修课吧。 星野也一样， 他会

在等待中慢慢学会失望， 在想念中渐

渐学会忘记。
一个礼拜六， 我跟朋友约定， 带

各自小朋友出来玩。 朋友的女儿叫缓

缓， 比星野大一岁， 又活泼又好看。
我们去了世纪公园， 两个小朋友忙着

搭帐篷， 划船， 踢球， 跟在遥控汽车

后面跑， 疯了一整天。
回家路上， 我问星野， 缓缓小姐

姐好不好？
星野点点头， 说好。
那缓缓小姐姐是你的好朋友吗？
他坚决地摇头， 说不是。
为什么呢？
星野说， 我的好朋友叫安吉拉。
回 到 家 ， 我 给 安 吉 拉 爸 爸 发 微

信， 说明天是礼拜天， 两个小朋友很

久没见了， 要不带他们出来玩吧。
安吉拉爸爸说， 好啊好啊， 安吉

拉也一直念叨呢， 说不知道路星野睡

午觉乖不乖。
我叫星野， 过来。
他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我说， 星野， 我们来许愿吧。
他歪着头问， 什么是许愿？
就是闭上眼睛， 用力地想， 想你

希望见到的人。 我说， 认真的许愿，
会实现。

星野用力地闭上眼睛， 嘴巴念念

有词。 星野妈妈坐在一旁， 悄悄擦了

擦眼角。

走过东梓关
裘小桦

从 富 阳 的 新 桐 到 东 梓 关 是 要 乘 渡

船的。
桐洲岛四面环水， 东梓关是它的一

叶扁舟。
富春江是一幅画， 一幅烟雨迷蒙的山

水画， 所以， 我们会欣喜能乘船入画中。

前江古渡。 岸边居然有一家三口 ，
也在静静地等船。 小女孩儿才五六岁的

样子， 文文气气地盯着江面发呆。 看来，
这对父母是有心人， 在初春的时光里， 带

孩子来体会喧嚣中无法给予的野趣。
不知谁大吼一声， 渡船喽！ 江对岸

一艘小机动船便轻轻地凫过来了， 没有

很大的突突声， 也没有黑烟。 那父亲牵

着女儿的小手登船了， 这画面突然给了

我一个恍惚的链接———在郁达夫的小说

《东梓关》 中， 也有这样一个画面， 主

人翁文朴在母亲的督促下， 到东梓关看

“吐血病”， 也带着这样的眼神打量富春

江， 打量东梓关。
据说 ， 真实的场景是 ， 郁 达 夫 36

岁时， 积劳成疾得了肺病， 被母亲逼着

到东梓关找一位名医看病， 曾在东梓关

住过一个多月。
船 行 至 江 心 ， 春 雾 笼 盖 下 的 富 春

江， 江天共色， 唯有两岸的民房树木，
勾勒出淡雅的春色。 缓缓流水被行船划

出道道涟漪。
无 论 是 郁 达 夫 的 小 说 还 是 民 间 传

说， 东梓关的渡口， 都曾是那些年众多

来此求医者的诺亚方舟。 带着期望来，
怀 着 喜 悦 回 。 来 了 ， 又 去 了 。 那 摆 渡

人 ， 应 该 是 东 梓 关 许 家 大 院 的 三 房 长

子， 许善元。

据说许善元不仅会治疗疑难杂症 ，
还 会 接 生 。 不 仅 会 开 药 方 ， 还 会 写 医

书 。 当 时 民 间 流 传 一 句 话 ， 请 到 许 善

元， 死了也情愿。 可见他的医术了得 ，
威望了得。

小说中描写他的行医风格———“伏

倒了头， 屏绝住气息， 轻一下重一下的

替文朴按了约莫有三十分钟的脉， 又郑

重地看了一看文朴的脸色和舌苔， 他却

好像已经得到了把握似地欢笑了起来：
‘不 要 紧 ， 不 要 紧 ， 你 这 病 还 轻 得 很

呢 ！’” 你 说 ， 一 个 病 人 听 到 这 样 的 诊

断， 该有多欣喜啊。
“东梓关方圆几十里， 无人不晓他

的名字和医德。 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 ，
但凡家贫者， 他均不收诊费， 还要送方

剂。 若需贵重药剂乡间难求， 他便托人

从富阳或杭州购得， 免费入药” ———东

梓关的老人这样说。
一 种 暖 暖 的 民 风 由 他 这 里 荡 漾 开

去， 暖了生病的人， 暖了东梓关， 也暖

了我这过路的人。
除了许善元， 东梓关还有一位名医

张绍富。 那已经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杭州， 但凡有人受了骨伤， 一定

会有人告诉他， 赶快去富阳骨伤科， 找

张绍富啊 ! 人们所说的 “骨伤科 ”， 就

是东梓关的安雅堂。
许善元， 张绍富， 还有为东梓关自

费办学的许秉玉， 都为东梓关竖起来一

块标牌， 一块重情重义的标牌， 一块书

香 传 家 的 标 牌———许 十 房 的 老 六 许 秉

玉， 曾在民国初年出资五百大洋， 办了

一所小学， 全村不论男女可免费读书 。
这一举措， 使得这个古村里的乡民， 无

论老幼， 罕见文盲。 无论他们行医， 行

善， 还是办学， 助农。 他们用毕生滋润

了这块土地， 他们以贤良温暖了这块小

岛， 让它在富春江上明媚地挺立至今。
而这船上的小姑娘， 从此能记下这

天和煦春风中的东梓关吗？

从新桐的俞家埠上船， 到东梓关的

王家埠上岸， 不过一袋烟的工夫， 富春

江还在枯水期， 江岸的堤坝袒露在春阳

下， 热烘烘的。
沿江岸走， 不远处的路边， 面对富

春江， 有几张大大的藤椅， 此处小憩真

是妙极了。 依我的想象， 旅游旺季， 来

在这里喝茶， 聊天， 午餐， 小酌的， 应

该是人声鼎沸。 问旁边一位摆小摊儿的

老妇人， 是这样的吗？ 她摇头。 有， 不

多。 那你们想它热闹起来吗？ 答曰， 这

样也好， 这样也好。 我们也可以过过自

己的日子。
临告别， 老妇人热情地问我， 舒服

吗？ 人少时， 你可以躺下来睡一觉的。
此处近东梓关的官船埠， 我想， 这

一带的人一定是见过大世面的， 一定是

做过大营生的， 古渡码头嘛， 是铜壶煮

三江的地方。
现在， 六个古渡口只留下两个了 。

船运渐渐被货运汽车顶岗了， 古渡码头

慢慢移出人们的视线， 而这里的人们却

并不黯然。
依然在江岸边， 走着走着， 一座茶

楼凸显在眼前， 上得二楼， 茶香扑鼻 ，
墨 香 扑 鼻 。 为 我 们 引 路 的 柴 姑 娘 说 ，
这里的书差不多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 ，
都 是 有 关 东 梓 关 的 历 史 文 化 点 滴 ， 随

便 看 。 此 时 ， 我 却 看 到了窗外 的 一 江

春水 。 江 水 被 正 午 的 阳 光 调 理 得 看 不

出 颜 色 ， 却 正 好 衬 出 了 岸 堤 边 那 一 排

杨柳。
能在这里住下就好了， 我想。 这是

最理想的江景房啊。 富春江向来是烟雨

蒙蒙波澜不惊的。 你可以在季节的变换

中， 一遍遍体味远古的情怀， 感知自然

的更替， 享受山野的清香……这是东梓

关在当下， 要奉献给我们的吗？

穿过东梓关或窄或宽的街巷， 就像

穿过了温润敦厚的老宅堂屋， 一个个东

梓关的历史人物浮游在我们周围……
一脚踏进许家大院现存的老屋里 ，

就见空阔的天井里， 一位妇人在铲草 。
她坐在小马扎上， 认真仔细地铲掉每一

棵刚冒头的小草。 那碧绿的从青砖缝里

冒出来的青草， 蛮好看的， 干吗要铲掉

啊？ 我不解地问老妇人。
她仰起头一点也不奇怪地回答我 ：

草会长得很高的。 她比了一个手势， 超

过了她的头顶。 “很难看的。”
那么， 郁达夫当年是住在哪一间厢

房啊？ 我又问她。
“楼上楼下都可以去看看， 不大有

人来的。” 哦， 她没有听懂我的问话。
毕竟是老屋， 空荡荡的堂间有些阴

冷。 当年许善元老先生是在什么地方问

诊的呢？ 院子里过去是否摆满了凳椅 ，
或许还有茶水， 以供来访者休憩？ 许先

生 开 了 药 方 就 请 病 患 在 自 家 的 “春 和

堂” 药铺抓药， 这里该是一派忙碌的景

象吧？
在这个古村落， 有三家大姓 ： 许 、

朱 、 王 。 他 们 或 悬 壶 济 世 ， 或 修 桥 铺

路， 或出资办学……都为后世留下了值

得赞颂的善举。

一 千 多 年 前 ， 东 梓 关 作 为 富 春 江

的 水 上 关 隘 ， 就 站 立 在 那 里 。 它 经 历

了 多 少 更 迭 变 换 ， 就 像 滚 滚 江 水 ， 起

起 落 落 ， 涨 涨 退 退 。 有 升 迁 的 ， 有 破

败 的 ， 有 奉 献 的 ， 有 堕 落 的……奇 怪

的 是 ， 这 块 土 地 一 直 富 庶 温 暖 ， 一 直

徐徐地前行。
东梓关的温润气息从远古飘来， 一

直滋养着这块土地。


